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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略高度审视中日间不断发生

的具体问题时，既要立足于原

则立场一一加以应对，同时也要把中

日关系乃至中日美关系看作一个大系

统，深入思考中日关系乃至中日美关

系这个系统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扭曲

和紊乱。正如一位罹患胃炎的患者，

多年服用胃药总不见好，后经一位高

明大夫诊断，被告知胃病虽发生在胃，

但其实是身体系统出了问题。病因主

要在于系统问题，药物却仅仅作用于

系统的一个部位，因此完全靠吃胃药

既不能纠正系统紊乱，也无法治好胃

病。根据大夫诊断，是长期睡眠不好

才导致患者整个身体系统发生了紊

乱。在大夫建议下，患者在服用胃药

时，想方设法解决睡眠问题，结果慢

性胃炎也随之治愈了。

笔者以为，在一一应对中日关系

中所发生的具体问题时，是否也需要

着眼于世界大局，思考中日关系乃至

中日美关系发生了什么样的系统扭曲

和紊乱；是否也需要改变习惯性的行

动模式，探讨立足于“系统问题一定

要在系统层面上加以解决”的观点，

探索能够应对中日关系乃至中日美关

系的“系统扭曲和紊乱”的外交创新

中国外交大棋局中的中日美关系
——基于系统论视角的分析

面对当今复杂的国际形势以及2016年美国大选之后或可能变得更加严峻的
周边安全形势，首先中国自己在实现国家目标的道路上要走得更稳，同时
在面对美国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之际，特别要注意稳住日本，促使其少添
乱，防止其干扰甚至再次打断我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

■   冯昭奎／文

呢？

中日美关系的系统扭曲与紊乱

那么，当今中日乃至中日美关系

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系统扭曲和紊

乱”呢？根据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世

界体系需要一个领导者，世界领导者

脱颖于全球性战争，海权是世界领导

者的必备条件。自 15 世纪以来，世

界体系中反复出现过三种主要角色：

领导者、挑战者、支持者国家群。在此，

可以暂且将领导者称之为 A，将挑战

者称之为 B，将支持者国家群称之为

C。所谓的历史性规律就是，B挑战A，

A 和 B 两败俱伤，其结果是最终取代

领导者 A（或虽未能取代领导者但也

获利颇丰和借机崛起）的并非挑战者

B，而是支持者国家群 C 当中的领头

羊。

这一历史性规律为大家所熟知。

那么，它与当今中日关系究竟存在什

么联系？这需要回顾中日复交以来

大国关系的历史演进。20 世纪 70—

90 年代初，大国关系的系统脉络比

较清楚：美国是领导者，苏联是挑战

者，日、英等西方国家构成支持者国

家群，中国为了集中力量应对苏联的

威胁，推行“一条线”外交战略，实

际上也同日本等美国的“支持者国家

群”站到了一条战线上，形成了美国

是 A、苏联是 B、中国加入 C 行列的、

比较清晰的大国关系形态。然而，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苏联解体大大

削弱了自身实力，导致 B 不再具有挑

战 A 的力量。而随着自身经济的迅

速发展，中国逐渐取代苏联被美国视

为挑战者，即中国被动地成了挑战者

B。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中国并无

意取代苏联成为对领导者 A 的新挑战

者。不过，由于 2001 年发生了“9·11”

恐怖袭击事件以后，美国相继发动阿

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将其战略重

点转向中东，致使中国被视为挑战者

的时间推迟了。直到十年后，恰逢中

国 GDP 超过日本的 2010 年，一个取

代“旧 ABC 三角”的“新 ABC 三角”

日益明确成形，这就是美国是 A，中

国是 B，日本及美国的其他西方盟国

乃至少数东南亚国家是 C。

显然，这种国际关系形态存在严

重的系统扭曲和紊乱。因为中国坚持

和平崛起，并没有挑战美国霸权的意

图，中国无意成为新的挑战者 B。然

而，在美国看来，不管中国有无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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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意图，只要有挑战它的能力，就

要把中国定格在 B 的位置。即便中国

在南海扩建岛屿这样的正当行为，也

被美国视为对其霸权战略的底线——

海洋霸权的“挑战”。因此，在中、

美和包括日本在内的对美支持者国家

群之间形成的“新 ABC 三角”，就成

了一个扭曲和紊乱的系统。因为中国

是被动地被视为挑战者 B 的。

在这个新的 ABC 三角中，日本

墨守数百年大国兴衰的历史教条主

义，认为世界上存在着领导者、挑战

者和支持者国家群这样的三角关系，

挑战者最吃亏，支持者最得利。通过

吸取这种“历史经验”，日本积极充

当对现今世界“领导者”即美国的“支

持者”角色，与美国一起遏制被视作

“挑战者”的中国的崛起。

在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发

生解体、东欧国家发生剧变、世界社

会主义运动遭到重大挫折的国际背景

保守右倾的自民党

经过一个时期的

分崩离析后又重整

旗鼓，再度成为日

本国会中的最大政

党。图为2016年1

月22日，在日本国

会众议院，在野党

议员退席表达对被

曝收受贿赂的日本

经济再生担当大臣

甘利明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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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日本国内政治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信奉民主社会主义、反对日美安全保

障体制、长期推动中日友好的社会党

越来越失去支持者并在选举中连连败

北，其在政党政治中的版图不断萎缩，

改名为“社会民主党”后，现已成为

日本国会中最小政党之一。而保守右

倾的自民党经过一个时期的分崩离析

后又重整旗鼓，再度成为日本国会中

的最大政党。这表明国际关系的系统

性变化也导致了日本国内政治的系统

性变化：左降右升，左右失衡，政治

右倾化日趋严重。

比较旧 ABC 三角与新 ABC 三角

下的中日关系，可以发现，在旧 ABC

三角下，尽管中日之间也存在历史问

题、钓鱼岛争端，但这些问题都没有

激化成不可调和的矛盾。从历史问题

来看，1985 年中曾根参拜靖国神社，

中国政府强烈抗议，此后他没有再去

参拜，1986 年中方依然按计划邀请中

曾根访华；在 20 世纪 90 年代前期，

日本政府的一些大臣只要在历史问题

上“失言”，就会被轰下台；1995 年

村山首相发表了真诚反省历史的“村

山谈话”。从领土问题上看，钓鱼岛

争端在相当长时间内是被搁置的，基

本上没有发生过重大变故。

然而，进入 21 世纪以来，先是

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造成中日关系

“政冷经热”，到 2010 年 9 月又发生

了中日撞船事件，2012 年 9 月日本政

府“购岛”激起了中方强烈反对，中

日围绕钓鱼岛主权的争端迅速升温。

2013 年 12 月，安倍首相参拜靖国神

社，在安倍的“带头作用”下，历史

修正主义在日本政界成为一股强大逆

流，不断挑战东亚邻国民众的历史情

感。由于现实利益问题与历史认识问

题交叠，中日关系日趋紧张，达到了

随时可能“擦枪走火”的危险境地。

确实，中日间的历史问题和领土

争端都是日本政府挑起的，但是，为

什么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乃至 21 世

纪前十年，除了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以

外，同样的历史问题和领土争端都没

有导致中日关系出现高度紧张甚至对

抗的局面，而在 2010 年以后，历史

问题和领土争端却迅速升温，在国际

社会中甚至出现了“中日两国即使明

天开战也不奇怪”的言论？这不能不

令人思考在中日间这些具体问题背后

大国关系的系统变异，即在旧 ABC

三角下，中日间固有矛盾表现得比较

缓和；而在新 ABC 三角下，中日间

固有矛盾却表现得异常尖锐。

当然，历史问题是历史问题，领

土问题是领土问题，这些具体问题都

各有自身逻辑。但我们不能低估国际

关系的系统扭曲和紊乱对具体问题造

成的深刻影响，其中特别是中美日三

国关系的严重失衡——从“近似正三

角形”转向“不等边三角形”又转向“极

不等边三角形”（从日本方面看，对

美关系与对华关系极不平衡，“傍美”

与“疏中”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成为国际关系的系统性扭曲与紊乱的

集中表现。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对具体问题

的应对，必须立足于“系统问题一定

要在系统层面上加以解决”的观点，

努力匡正中日美等国关系的系统扭曲

和紊乱，以便促使中日间的固有矛盾

趋向缓和；通过推动中日在政党层面、

民间层面、地方层面等的接触和交往，

改善两国间的外交氛围，增进两国人

民相互理解；通过管控分歧、缓解中

日关系紧张，削弱中日间的固有矛盾

（历史、领土等）对中日发展战略互

惠关系的阻碍作用。

匡正中日美关系系统

扭曲与紊乱的战略导向

如何匡正中日美等国关系的系统

扭曲和紊乱？ 这当然是一项中日美等

国的“共同工作”，问题是如何促使

日美等国有意愿与中国“共同工作”。

在此可引用刘亚洲同志在《当代世界》

杂志 2015 年第 10 期发表的文章中

的一段话：“中日这场斗争是战略竞

争，决胜的关键不仅取决于硬实力的

比拼，也要看软实力，看谁在战略指

导上更胜一筹，看谁在实现国家目标

的道路上走得更稳，看谁在战略判断、

战略指导上更少犯错误。从这个意义

上看，中日对抗是一场综合国力的较

量。”笔者认为，刘亚洲同志这段话

讲得很深刻，不仅适用于中日关系，

也适用于中美关系。换句话说，中日

关系和中美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战略

竞争关系，中日关系是具有“中日特

色”的战略竞争关系；中美关系是具

有“中美特色”的战略竞争关系。中

日关系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世界第

三大经济体之间的战略竞争关系；中

美关系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世界第

一大经济体之间的战略竞争关系。对

外，是竞争各方为实现各自大战略目

标而在当今国际格局中争取可能达到

的最于己有利的战略地位的竞争；对

内，是竞争各方通过深化改革、克服

自身发展瓶颈、短板和难题，增强各

自软硬实力的竞赛。

既然中日关系和中美关系是战略

竞争关系，我们就必须对战略层面的

竞争与战术层面的竞争加以区分，要

经常保持战略层面竞争高于战术层面

竞争的态势。2016 年上半年，在对日

外交方面，需要使外交、经济、军事、

文化等各个部门加强协调，使所有对

日行动尽量围绕如何不让安倍在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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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参议院选举中得分这个题目做文章。

与此同时，必须对紧急性问题与长期

性问题加以区分，要经常保持不要因

为长期性问题而影响紧急性问题解决

的警醒，例如中日历史问题的彻底解

决很可能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

间，而防止中日擦枪走火却是一个十

分紧迫的问题，我们不要因为历史认

知分歧而影响危机管控问题的解决。

面对当今复杂的国际形势以及

2016 年美国大选之后或可能变得更

加严峻的周边安全形势，首先中国自

己在实现国家目标的道路上要走得更

稳，同时在面对美国推进亚太再平衡

战略之际，特别要注意稳住日本，促

使其少添乱，防止其干扰甚至再次打

断我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换句话

说，中日、中美战略竞争关系在一定

意义上也是双方“看谁在实现国家目

标的道路上走得更稳，看谁在战略判

断、战略指导上更少犯错误”的竞赛。

中国只有在与美日等国的战略竞争中

“走得更稳”，“在战略判断、战略指

导上更少犯错误”，既加强硬实力也

加强软实力，言行一致地通过坚持“和

平崛起”实际行动的不断积累，在“非

常容易令人动气”的国际关系领域防

止因为“动气”和“发怒”而仓促出

牌（这样做往往会吃亏），防止因为

动气、愤怒和仇恨而诱发战略误判。

对“核心利益”需要分级别，也

就是说，至少需要区分“最高或一级

核心利益”和“二级核心利益”，并且

需要谨慎防止后者因前者而被牺牲或

忽视。与此同时，要竭力防止我国对

外政策被部分民众的情绪化倾向所裹

挟，将网上相关言论引领到符合我国

国家根本利益的方向上来；注意统筹

国际与国内两个大局，防止“国内问

题国际化，国际问题国内化”。中国要

坚持推行真正立足于国家利益、立足

于习近平主席所提倡的“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的外交政策，同美日等国

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战略竞争”，与

美国共筑不冲突、不对抗的“新型大

国关系”。在本文的语境中，就是要促

使真正确认和坐实“中国不当 B 、美

国不把中国当作 B”成为中美两国战

略共识和互信的基础。把真正确立同

美国的“新型大国关系”作为外交工

作的“重中之重”，把保持稳定的周边

环境作为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努

力实现百年目标、让人民过上美好生

活”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中国还要

兼顾传统安全问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

加强同美日在应对朝核危机和应对气

候变化、环境污染、反恐等非传统安

全问题方面的合作，通过中美、中日

非传统安全问题合作增强两国的相互

联系和纽带。这种稳健的战略努力过

程本身即是促使日美等国加入到不断

匡正中日美等国关系系统扭曲和紊乱

的“共同工作”中来的“中国功课”。

美国有一份战略报告曾经指出，

所谓美日同盟的实质就是不让日本为

中国所用而为美国所用。这说明日本

这个国家无论在国民精神和素质方

面还是在战略位置方面都具有很大

的“用处”。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

就非常注意要防止日本靠拢中国并为

中国所用。因此，早在 1951 年美国

就与日本签订了军事同盟条约，以保

证日本成为“对付共产主义势力的

防波堤”、不为中国所用而为美国专

用。然而，中国领导人通过高超的外

交艺术，促使日本领导人勇敢地越过

美国设下的不准接近中国的“雷区”，

实现了两国邦交正常化。但是美国已

在中日间埋下了如今看来对破坏中日

关系十分奏效的钓鱼岛问题这颗“地

雷”，特别是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

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确实“用”了

日本很多东西，包括吸取日本经济高

速增长的经验教训、导入日本的日元

贷款等政府开发援助、吸收日本企业

的直接投资等。可以说，当年中国“用”

日本用得很成功，人们只要深入科研

与生产第一线，就会切实感受到“利

用”日本的实际意义。这也表明，日

本问题研究者不能只是坐在书斋里作

文，或聚在会场中议论，而应该也要

深入到生产、贸易与科技革命的第一

线，使自己的认识和研究能更好地切

合实际。当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

对日本的“利用”主要是在“旧 ABC

三角”下才得以实现的。随着“旧

ABC 三角”被“新 ABC 三角”所取代，

中国对日本的利用越来越收缩，美国

对日本的利用越来越扩大。与此同时，

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国的 GDP 超过了

日本，日本对中国已经“没有用处”

了。这些研究者似乎不甚了解为什么

科技比中国先进的美国还在加紧利用

日本，也不甚了解为什么 2014 年日

本的技术出口为 368.32 亿美元，仅次

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同年中国的技

术出口只有 6.76 亿美元，居世界第

21 位，日本的技术出口相当于中国的

54.4倍。发展是增强综合国力的源泉，

在发展问题上，中国即使在扭曲的“新

ABC 三角”下，也仍然要坚持“旧

ABC 三角”下成功地推行牵制加利用

的对日方针。与此同时，日本问题研

究者也应该立足于国家发展的实际，

深刻认识国家利益之所在，真正为中

国的对日方略和政策开展建设性的、

“知己知彼”的献计献策。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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